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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錦灰》中「比喻病」的代表意涵 

一、前言 

  《錦灰》是作者盛可以以真實歷史為背景所寫的反烏托邦小說。描述主角

姚皿珠在戒喻中心被強制治療比喻症，死亡後來到福音鎮並聆聽各種人事物述

說福音鎮過去的故事。福音鎮曾因淘金夢而盛極一時，但緊接而來的，卻是幻

想的破滅。作者以不同人物的視角，描繪出小鎮上對於權力的貪婪、荒謬的政

策、饑荒和既可悲又盲目人性的種種。最後隨著記憶的恢復，主角漸漸拼湊出

福音鎮的過往，並得知背後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真實目的。

  初次讀完，我感覺它是荒誕而脫離現實的。但再次細細品味此書後，我猛

然發現，真實就是那麼令人瞠目結舌；歷史上從不缺少瘋狂，只是一切都掩蓋

在華美的外衣之下罷了。《錦灰》不過是歷史的縮影，和對未來的恐怖預言。

  書中曾多次描述主角因患有「比喻病」，而不時以不同物件形象化所見之

事。比喻病是什麼？這點作者雖然沒有詳細說明，但這個「疾病」卻是整個故

事的核心。因此我欲探討為何「比喻」是病？又為何要由病患帶我們重探歷

史？首先，我會先了解文中「比喻病」是如何被定義的，和書中政府對「比喻

病」乃至「比喻病病患」態度厭惡甚至於忌憚的原因。其次，分析身為病患的

主角，她的「病徵」對於探討福音鎮時有何種影響。最後，患有「比喻病」的

主角化為灰燼，代表了什麼象徵意涵？

二、 非常規的「新病」－－無法克制的比喻慾望 

（一）抽象卻又真實存在的疾病

在故事開頭，主角自惡夢中驚醒後，帶著一身冷汗泡了杯玫瑰花茶。怔怔

看著那濃厚的豔麗紅色自熱水中暈染，浮現腦海的卻是一泡膿血。眼前事物於

她不再只是那般浮於表面的單純，大腦總無法控制地帶來更多類似畫面，去填

補它、去加強它、去比喻它。那種欲望無時無刻的盤踞在她大腦深處，如影隨

形、揮之不去。

主角患了一種病－－「比喻病」。它的症狀不似感冒咳嗽般具體可見，也不

像憂鬱症或幻聽幻視總有個生理上的解釋；患有此病者嗜好比喻眼前所見的景

物，甚至為之癲狂；不比喻他們就渾身難受，不比喻他們就腦筋空白、無法思

考。「比喻」可以說是主角生活的常態，甚至深植靈魂，成為生命中的一部份。

「比喻病」所展現的病徵，某方面來說就是主角展現的特質；而要比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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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除了要有豐富的詞彙外，細緻的觀察力與聯想力也是必要的。這些特質

幫助主角觀察到一些社會上，大家因為過於麻木而從未注意到的問題。 
     
 
（二）不被政府接受的思想與才能 
 
    連結將事物間的相同特質，是主角的思考方式。她比常人看到的更多，想

得更遠；見過遠方的風景後，就永遠無法再說服自己如同「一般人」那樣活

著；她早已離不開比喻，某方面來說，比喻是她表達想法的途徑。身為記者，

客觀的報導是她基本的職業素養，但主角顯然並不滿足於此；她滿腔熱血的希

望能伸張正義，追尋被隱藏的真相。她希望有更多人能看得她一樣，而不庸庸

碌碌相信政府所展現給他們的；文中主角和閻王曾有一段對話： 
 

「一切行動聽從黨的指揮－－我想起了那句誓言。」 

「帶著這個緊箍咒，唐僧一念經，你腦子就昏了。你後來的報導破壞了

公平，損害了一些人的利益，但你很快清醒過來，脫離了報社，自己弄

了一個微信公號－－皿珠筆記。」1 

 
    顯然主角曾經也是順從於政府的，但她很快意識到這樣和當初的理想相悖

了，她的文章成了政府的傳聲筒，一些上位者的遮羞布。清醒後主角的文章報

導重點也漸漸不再是新聞時事，而是更偏重於一些關於自身理想的訴求，和對

於現今這個政黨一言堂社會的改革想法。但過於理想性的行為和直接尖銳的言

語顯然踩到了政府的痛腳。 
 
（三）洗腦與效忠的統一思想 

 
    主角直接的攻擊性文字被政府定義為比喻病，並將其送入「戒喻中心」隔

離治療；除了是避免更多人受她的比喻啟發，開始反對政府的統治，也是妄圖

在切斷外界交流的同時，徹底抹煞主角的思想： 
 

「比喻症不能掉以輕心，拖延久了，產生併發症，併發症往往是致命

的……國家重視你這樣的人才。」－－他們是來挽救我的。治療方法很

簡單，認真閱讀國家領導人專著，領悟其智慧；每天輸入三瓶主流思想

液體，稀釋血液中過於黏稠的偏激，沖洗業已髒污的心臟，矯正傾斜的

五觀。我認為我每天照鏡子，自認五觀還算端正，甚至還頗有姿色呢。

腋下夾著我電腦的那位說到：「所謂五官，是指世界觀、人生觀、價值

                                                      
1 盛可以著，《錦灰》，（新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8 年），頁 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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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道德觀、政治觀。放心，用不了多久，你會徹底改正的。」2 

 

    戒喻中心的醫生某方面代表了政府的思想，他們要求人民有單純、統一的

思想，進而方便掌控。文字本來是一種固化，政府對一件事物規定了它的定

義，並要求人民只能接受這樣的定義；但文字同時也是傳達想法的媒介，因此

主角就藉由不斷的去比喻同一件事物，給人們展現這件事物不同的視角。讓他

們了解到，「政府的定義並非就是絕對，它可能有許多不同的解釋」，希望藉此

打破政府對單一思想的控制。 

    從這裡就能看出主角所在的政府看似強大專制，其實是十分脆弱的；他們

畏懼於任何異議，哪怕只是一個聲音，都能驚動其脆弱的神經，趕忙將人關起

來。一方面害怕自己的統治被動搖，一方面又希望主角的才能可以為己所用，

更加壯大自己的影響力。 
    因此政府所能做的，就是擺出高高在上的拯救姿態；展現主角與他們之間

的地位差距，顯示其權力位階不可動搖。這麼做除了是在顯示自身的正當性，

也是在表明，主角的行為以及想法於他們而言，都是不正確且不被接受的。 
 

三、迷茫卻堅定的靈魂－－看見福音鎮背後的真相 

 
（一）主角和福音鎮人物的來往 
 
    主角在戒喻中心「心臟病發」死亡後，失憶的靈魂於一片混沌中來到福音

鎮；在搭車進入之時，姚皿珠曾形容： 

 

鵝卵石在車輪底下咔咔作響，車子一路咳嗽，像一個久病的老人。到處

都是塵土。田地也灰濛濛的 3。 

 

    將行進的車子比喻成「久病的老人」；還未進到福音鎮中心，她就已敏銳的

察覺到鎮上那灰暗、荒頹、寂靜、而壓抑的氣氛。她觀察到這個小鎮令人不安

的氛圍已經持續了很久，了無生機的環境讓福音鎮籠罩於一片灰色之中，彷彿

它正身處絕望，無法選擇的步步走向最終的末路。 

    而來到福音鎮上後，處於生死交界的主角，漫無目的卻又持續堅定地和一

個又一個居民談話。車夫馮二訴說了人們發現金砂時的狂喜與願景，腳豬永生

吐露了鎮上牲畜的恐懼與無奈，黑狗多樂傾述了鎮上高層面對飢荒時的自欺欺

人，苦楝樹告訴了鎮民面對災難時的荒謬盲從……。福音鎮因金砂而起的興盛

衰亡自鎮上生靈的口中被補全與揭露。 

                                                      
2 盛可以著，《錦灰》，頁 132。 
3 盛可以著，《錦灰》，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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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無論他們是什麼身分，在主角和他們談話時，都是以自身視角為出發來

講述所發生之事。其中難免會參雜著他們自己的想法與情感，某些時候使話語

曖昧不清而迷濛難懂；糾結的人際關係也使他們說的不一定就是真實。且更多

時候，主角是透過一位造蠱的巫婆所給予的眼藥，如同真實經歷般，直接從夢

境中看見過往；它們通常並不是依序時間線發展所展開，而是在主角接觸到了

特定人事物時猛然竄出。而主角的「比喻病」病徵在對如此雜亂無序的線索

時，反而是幫助她堅持本心，並從中敏銳拼湊出真相的一大助力。 

 
（二）福音鎮與主角記憶的相似之處 

 
    在主角記憶逐漸回復時，可以發現很多她所經歷的事，和福音鎮發生的十

分相像。例如，原本有咳嗽頑疾的溫如春，即使用蝙蝠偏方治好了病，但當周

遭人們一致認為「溫如春一直在咳嗽」的印象下，她也因此一直維持咳嗽的

「習慣」，每每於談話時輕輕掩著嘴，如風中柳枝輕輕顫抖，以順從大眾對她的

形象。 
    而在鎮外，當主角因比喻而忽略了記者的本質時，她所在的新聞社社長曾

說：「你要是放不下於比喻這回事，就乾脆去寫小說吧！」4隱晦的警告主角

「扮演」好記者的身分，順從於大潮流，這個上位者引領的大潮流。對於主角

做出不符合大眾對「記者」之期待形象的行為，十分不認可。 
    又或著福音鎮鎮民耿十八在死後和閻王曾有一段關於鎮上高層讓他帶著高

帽遊街示眾之事的討論： 
 

「不是這個意思……帽子誰給你戴的，誰才能摘。」 

「我自己戴的哩。」 

「剛誇你機靈，你就變糊塗了。帽子就是罪名，誰給你定的罪，誰才可

以幫你消除罪。」5 

 

    在福音鎮，掌權者可以隨意給他人定罪，法律、平等形同虛設。而在鎮

外，當政府為逼迫主角停止比喻而向她的「丈夫」周密施壓時，周密也曾說： 
 

「現在我的護照被沒收了，國外的畫展取消了，調查我的經濟問題了，

我遲早得在電視上承認自己嫖娼、貪污、偷稅漏稅，像個小丑一樣被人

擺佈。」6 
 

                                                      
4 盛可以著，《錦灰》，頁 130。 
5 盛可以著，《錦灰》，頁 164。 
6 盛可以著，《錦灰》，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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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知道，在專制的社會體制下，任何行為不再是「我做了

什麼」，而是「政府認為我做了什麼」。 為了逼迫不服從者就範，甚至可能牽連

到周遭的家人與朋友。但面對這些不諒解，主角卻以一個比喻回答： 
 

「魚群從不會為了反對捕漁業而集體鬥爭，牠們只是想著如何從網眼裡

鑽出去。」7 

 

    她直接的將政府比喻為剝削的一方，赤裸裸地直言政府就是將人民視為可

任其宰割的獵物；並隱晦的表示，即便人們都選擇獨善其身，寧願閉著眼接受

政府蠻橫的統治，她也會反抗到底。 

    不論是在整個國家的大環境，還是福音鎮那樣的小地方，在面對政治強權

與時代潮流時，發生的事情可說是驚人的相似；福音鎮可以說是主角所在社會

的縮影；福音鎮發生的事，就是社會上可能發生的事，無論它是多麼荒唐。由

已經經歷過類似事情的主角去探查，我們可以更直觀的感受到這一點。 

 

四、餘燼中的點點星火－－比喻病的真正本質 

 
（一）比喻病的真正本質－－專制強權下的思想餘燼 
 
    《錦灰》中的主角姚皿珠身為記者，試圖揭露那些被政府企圖掩蓋的真

相，傳達自由的思想；具體表現在她不斷試圖比喻的能力和慾望。她迫切的渴

求著改變，透過報紙、文章、甚至言語，任何能傳達她「比喻」的途徑。 

    而政府則是將其視為一種「新病」－－比喻病，否定的同時也表明在他們

統治的社會下，主角的思想是「不正常的」，任何不被認同的詞彙皆不被允許存

在；甚至是任何提到關於「言論自由」的文章都被視為禁忌，任何表達出「希

望真實被展現」的報導皆被視為違反法治的。主角的所有文章皆被政府所屏

蔽，而在戒喻中心，只要她說出那怕一個尖銳的詞語，就會被注射藥物，直到

無法在表達出任何連貫的句子。 

    儘管如此，主角仍堅持著最初的理想，希望能將自由的思想傳入大眾心

中；哪怕孤立無援，哪怕照亮他人的代價是燃燒自我。她認為，在一個沒有言

論自由的社會，最終將走向極端。 

    在現實社會裡，仍存在一些專制、獨裁的政府，透過極端的政治控制，確

保絕對的統治權。而一些知識分子，在見識過外面的自由社會、甚至是接受過

相關的教育後，他們希望能改變這些。雖然他們孤身隻影，沒有任何能與這些

強大勢力對抗的資本；僅有的，是才能、是思想、是將這些理念傳達出去的能

力，因而文字就是他們的武器。知識分子將他們想傳達的一切透過言語傳達，

                                                      
7 盛可以著，《錦灰》，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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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僅是為了反抗這些專制強權，也是為了喚醒那些盲目，甚至盲從的人民。      
    但這在統治者眼中是不被容許的，為了避免權力被動搖，而將這些知識份

子視為異端，進而將他們用來反抗的才能視為「異常」；除了表明這些行為是不

被認可的，也是避免更多順從於統治的人民被影響。 

 
（二）灰燼中的微光－－再次復燃的希望 

 
    作者最後安排了主角姚皿珠的再一次「死去」，卻不是單單只是讓她成為一

具「失去體溫、瞳孔放大的冰冷肉體」、也不是什麼「飄散而逝、無人記得的一

抹破碎靈魂」－－而是使主角化為一捧灰，一捧閃爍著微光的灰燼。 
  除了呼應最初的書名外，灰燼也有幾個意義。首先，主角在不斷探尋福音

鎮的真相，並試圖對外報導以拯救鎮民的同時，那堅毅的執著某方面代表了一

種理想；主角在那陰暗混沌時代裡，是象徵了光明希望的真理化身。主角化為

灰燼，暗示真理已死。 
  再者，那灰燼不只是一堆灰濛濛的粉末，它閃爍微光，如主角死前曾說：

「『我就是一堆錦灰』－－這是我最後的比喻」8；她化作的，是一堆錦灰。而

在藝術呈現的手法裡，有一種名為「錦灰堆」；它指得是一種將殘缺美好之物堆

砌成畫的藝術形式。9而主角化為錦灰，不只是因為她以拼湊的方式找尋真相，

也是象徵著福音鎮美好表象的終結。 
  最後，書中多次提到「陰燃的灰燼」，那麽「光芒閃爍」可能不只是因為

「錦灰」，也可能因為她「陰燃」著。主角的父母迫於時勢而死時，在主角眼中

是「陰燃的灰燼」；而「陰燃」意味著「復燃」的可能。主角在父母死後仍受其

影響，試圖改變專制強權的社會模式。如今自身也化為陰燃，靜靜等待著未來

某日，點點的希望火光，能復燃起燎原大火。陰燃灰燼說明即使死亡也不是重

回糟糕的原點，而是持續影響著他人，期待未來的改變。 
 

五、結論 

   
    《錦灰》中擁有比喻才能的人威脅了政府絕對的統治地位，「比喻病」應運

而生。將充滿良知的知識分子「疾病化」，表明在不順應政治期待的情況下，這

些才能是「不正常的」、「運用在錯誤地方的」。知識分子敏銳的思維和豐富的眼

界使其發現了專制社會的問題，堅毅的思維和執著的精神讓他們堅持自己的理

念並不被輕易動搖。這也是為什麼作者讓身為「比喻病病患」的主角去探查福

                                                      
8 盛可以著，《錦灰》，頁 330。 
9 〈錦灰堆－－古人的“垃圾”藝術〉，http://art.china.cn/txt/2020-10/26/content_41336970.shtml，

轉引自﹝藝術中國﹞，2020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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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鎮的過往的原因；只有這樣才能得知最原本的歷史，並在遭遇重重困難之際

仍不放棄，那怕燃燒自我，也要拼湊出最後的真相。 

    而作者盛可以在後記中曾提到： 

 

現實中充滿良知的知識分子的消失，直接啟發了小說中新病的誕生－－

比喻症，知識分子尖銳的比喻才能使統治者感到威脅，於是建立了戒喻

中心，將有比喻才華的知識分子專門關押改造，戒比喻。10 

 

    《錦灰》一書是作者根據自身在現實生活中的所見而寫，顯然，「比喻病」

也是真實存在的；它是這些智識份子才能和思想的具體表現，也是政府試圖阻

止他們而打上的標籤；這些希望為麻木社會帶來改革的人總不被認可，不論是

在《錦灰》中，還是它所影射的真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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